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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一只猎豹。

风抚摸着它带血的皮

毛，它知道面前这只疯

狂的野牛对已受重伤

的它意味着什么。 它最

后一次冲上去，野牛尖

尖的牛角刺入它的肚

皮。 猎豹倒下去了，闭

上了双目———它没有

辱没它高贵的血统。

我知道一只麻雀。

风描绘着它瘦小的身

体，它知道面前这只猎

狗对已奄奄一息的它

意味着什么。 它最后一

次冲上去，瘦小的身体

送入猎狗的嘴里。 零散

的落叶舞出催人泪下

的场面，一窝幼小的麻

雀 发 出 丧 母 的 哀

号———它没有辱没它

伟大的使命。

我知道一只凤凰。

风吹拂着它的羽毛，它

知道面前这片火海对

它意味着什么。 它最后

一次扑向火海，华美的

羽毛连同娇美的身躯

在火海中燃烧。 一刹

那，美丽的霞光映射出

感人的场景，凤凰在火

中消失了———它没有

辱没凤凰的威名。

我知道一种神圣，

它可以支撑起整个生

命， 甚至整个世界。

我知道猎豹的兄弟在

旷野中哀号， 我知道

丧母的小麻雀会慢慢

长大， 我更知道凤凰

终于等到了涅磐的那

一天。

我知道，那就是信

仰。

是信仰支撑猎豹

和野牛拼到了最后一

刻，是信仰支撑麻雀不

惜性命也要保护孩子

到最后一息，是信仰支

撑凤凰一次又一次扑

入火海，以铸就最后的

辉煌。 不要小看信仰，

它可以让你不吝惜仅

有一次的生命，去冲破

一切阻碍，最终走向生

命最华美的顶端。

我知道有一种人：

风勾勒出他矮小的轮

廓，他知道如何走自己

的路；崇高的信仰支撑

着他化渺小为伟大，化

平庸为神奇，支撑着他

笑看失败，潇洒生活。

陪着你
慢慢地走
○

肖玲玲

他的左手扶着她的肩，

右手紧紧拽着她的一只胳

膊。 她的双手总是握成半拳

的姿势， 两只僵硬的胳膊扭

曲着悬在空中。 她的双脚也

变了形，走一步，身体便会剧

烈地摇一摇，远远望去，好似

一个巨大的不倒翁。

他搀扶着她， 一步一步

地挪动。她每迈出一步，他仿

佛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 或

许是长期低头弯腰的缘故，

他瘦长的身体显得有些佝

偻。 经常有人远远地对着他

们的背影叹息： 原先是多么

漂亮的一个女人呀， 一场病

把人折磨成了这样———不到

三十呢， 可惜呀！ 也有人嘀

咕： 那男的肯定撑不久，毕

竟，他还那么年轻……

然而，从春到秋，自夏至

冬， 无论风霜雪雨， 每天清

晨， 他们都会出现在这条沿

江大道上。日子久了，人们渐

渐习惯看到他们， 有熟人同

他打招呼， 他便会爽朗地笑

着大声说：“好多了，好多了，

今天又多走了两步呢！ ”

那天早上， 他像往常一

样扶着她走在沿江大道上，

看不出任何征兆， 台风突然

夹着暴雨席卷而来， 风声雨

声和物体坠地声响成一片。

“轰”的一声巨响，他们身后

的河坝决了一道口子， 河水

咆哮着冲到马路上。

风雨中， 他挥着双手拦

车， 可是没有一辆车肯停下

来。他扯开嗓子呼救，但没有

人听见他的声音。

路上的水一点一点往上

涨， 很快便没过了他们的胸

口， 他们像两片叶子在水中

漂浮。

他不再徒劳地叫喊，而

是拽着她的手， 慢慢地在水

里挪动。一个小时后，他们被

武警发现了。 他一手抱着一

棵香樟树的枝丫， 一手紧紧

地拽着她。 被救起时他已经

昏迷， 人们无法把她的手从

他的手心里抽出。 直到他苏

醒过来，看到她傻笑的脸，他

的手指一抖， 两只紧扣的手

才松开。

如果晚

5

分钟发现他

们，他们必死无疑。有人说他

蠢，只要一松手，他就可以脱

离危险。 闻讯赶来的朋友甚

至数落他： 你已经服侍她整

整

7

年了，再搭上性命，值吗？

记者恰好看到了这一

幕，悄悄把镜头对准了他。他

说：那时，哪还有心思去想值

不值？ 我只晓得要像平常那

样拽牢她的手， 陪着她慢慢

地走。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她

只是“嘿嘿”地笑着，嘴角流

出的涎水落在他手腕上，他

急忙用毛巾给她擦拭嘴角。

她吃力地抬起右手， 用握不

拢的手指扯起毛巾， 笨拙地

拭着他手腕上的口水， 又傻

笑着把毛巾往他脸上蹭。 他

立即半蹲下来， 把头伸到她

手边， 任由她用沾着口水的

毛巾胡乱地擦着自己的脸。

他和她依然在每天清晨

出现。 他们艰难挪动的每一

步都让我坚信， 世间真有这

样一种爱： 可以分担你一生

的愁，不用海誓山盟，却能在

暴雨狂风中， 陪着你慢慢地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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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震撼我的一张照

片。它刊登在日本当年的宣传

画册上，用以炫耀“皇军”的战

果。 照片的标题只有一个字：

华。这是一个简洁而富有诗意

的标题，因为照片中的这位女

孩叫成本华，她是在坚守和县

城门时， 战斗到最后被俘的，

当时她只有

20

岁。 因其佩戴

的皮带是童子军所使用的制

式皮带，被日本人称为“中国

女童子军”。 实际上以她的年

龄，应该不是童子军了。 但从

她所穿的衣服来看，不是制式

军装，应该属于地方武装。

在这张照片上，所有人都

在笑，敌人在笑，成本华也在

笑。 如果不是寒光闪闪的屠

刀，你甚至会以为这只是一次

劳动的间隙，或阳光下气氛和

谐充满友善的小憩。成本华双

手交叉昂首挺立，胸前捆绑她

的细绳因配合照相才刚被解

开，背景是

4

个坐在长凳上嬉

笑的日本士兵，嘴里喷出悠闲

的烟圈，他们的屠刀仍然没有

离开手边。 背后的墙十分高

大，这应该是她被捕之地和县

的城墙。成本华表现出一种触

目惊心的镇定，甚至有点若无

其事的安详。成本华的发式给

人以强烈的感觉，本来是应该

往后梳理的，因为激烈战事而

耷拉在两侧的脸颊。这无意识

而不加修饰的一缕，反倒为她

平添了一分女性的柔美，让成

本华更加妩媚。是残酷的战争

还没消磨掉一个女人的温柔

美丽，还是青春的韶华是任何

力量也无法遮挡的？如果你知

道这里刚刚结束了一场你死

我活的拼杀，她站立的土地上

还汩汩流淌着战友的鲜血，她

背后坐着的是一群残暴成性

的野兽，你就知道她脸上笑容

的含义了。

她在一群野兽的虎视眈

眈下，发出了自信自傲、无所

畏惧的微笑。 这含蓄的微笑，

成为抗俘的形象代言，让敌人

害怕，也让我们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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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孩子， 在今天也

许还会躺在妈妈的怀里撒娇。

10

岁的孩子， 在今天的家庭

正是众星捧月般的年龄。

另一张照片中， 这位

10

岁的孩子被俘时，已是一位陆

军上等兵。他是已知被俘的抗

日军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这

张名为《最小的抗俘》的照片，

曾在网上广为流传，打动了不

知多少中国人的心。

是什么力量让这个幼小

的孩子走上了枪林弹雨的战

场？偌大的中国摆不下他一张

小小的课桌，他过早地告别美

好的童年。 也许，他的父母已

被日本人杀害，他的姐妹还在

铁蹄下呻吟。战争毁灭了他的

家， 也毁灭了他幼小的心灵，

目睹法西斯的暴虐凶残，除了

杀敌复仇，他别无选择。 日军

右手抚摸小战士的头，左手却

紧握杀人的钢刀，我们的小英

雄表情十分冷峻坚定，小眼瞪

得溜圆，小嘴咬得紧紧，小胸

脯挺得老高，完全是一派初生

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他似乎早

已识破了面前这个鬼子伪善

的嘴脸。

我想起前苏联电影《伊万

的童年》，年幼的伊万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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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孤儿，因为战争而家破人

亡。 他在战场上屡建战功，当

他得知自己将作为被保护对

象送往后方时， 极不情愿，疯

狂地抓住首长的衣领， 喊着：

“我什么也没有了。 ”“我是一

个人！ ”

而这张《中国小汉子》照

片中的孩子，年龄也不会超过

十三四岁吧———孩子，你的身

上本来应该背着漂亮的书包，

穿着整洁的校服，而不应该挎

着子弹带、军号、水壶，甚至连

一双鞋也没有穿。

孩子孤零零地站在阳光

下，他在血雨腥风中立正。 他

可不是因为迟到而被学堂里

的先生罚站，他面对的是凶狠

残暴的日本军人。 他两脚呈

45

度角张开， 保持军人标准

的站姿，眼睛里是坚定沉着的

神情。他也许是一名聪明机智

的侦察员，也许是一名刚上战

场的传令兵。这张照片本来是

日本人用来宣传中国“穷兵黩

武”的，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一

位气势犹存的标准军人，一位

中国壮士。 如果再看《三毛从

军记》， 相信我会怀着另一种

心情。

这两个孩子的眼神里都

弥漫着与他们年龄极不相称

的坚韧，他们是战争残酷法则

的忠实执行者。战争毁掉的不

仅是人的肉体，而且对人的心

灵造成巨大创伤。《小兵张嘎》

中，我们只看见游戏似的战争

中那个英勇无畏的小英雄，谁

注意到英雄光环背后，那颗悲

凉绝望的童心？

战争结束时，我们无法知

道上面这三个人最后的命运。

也许在日本法西斯的死亡档

案里会发现他们的照片。战争

本来应该远离女人和孩子，而

正当他们的生命应该充满青

春的欢笑和童年的阳光时，他

们却冰冷无声地死去。面对这

些远去的背影，让我们反思战

争的惨痛，更让我们刻骨铭心

地铭记，历史的深处还有一群

应该被我们祝福和尊崇的人，

他们的名字叫抗俘……

不屈的抗俘 ○

布衣江南

《华》

《中国小汉子》

人

物

素

描

王

沂

东

画

善良的种子会开花 ○

梅 寒

那天， 她来报社找我，说

有一个弱智的女儿，已从家里

走失了

7

年了。 七年里，他们

全家发了多少传单，还是没有

找到她。但她以一个母亲的直

觉，坚信女儿还活在这个世界

上。听说我们报社来了一个流

浪女孩儿，她来看看。

我把女孩儿领到她面前

时，她一下子怔住了，继而眼

泪哗地流下来。她急切地拉住

女孩儿的手， 说， 就是她，没

错，是我的小玉兰。 被她唤作

玉兰的女孩儿茫然地看着她，

拼命地把自己的手从她那双

苍老的手里往外抽。她撩起衣

角揩了一下眼角的泪，脸上露

出欣慰的笑容。 那一刻，我甚

至相信，那个女孩儿就是她苦

苦寻找了

7

年的女儿，但我们

还是要遵从科学，为他们做了

亲子鉴定后，才能作出最后的

定论。

在等待结果的那段时间，

她要求先把孩子领回家，她要

好好补偿一下孩子。我们同意

了。

结果出来得有些慢，那段

日子，她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

办公室。 也是，有什么比母亲

的感觉更准确呢？可我们谁都

不会想到， 检测结果出来了，

女孩儿与她没有血缘关系。

我们去了她家，希望用最

委婉的方式向她表述这份遗

憾。 她正在给玉兰梳头，一个

多月没见， 玉兰判若两人，小

脸儿洗得白白的，透着淡淡的

红润，原先一头乱糟糟的长发

梳成了两条油光光的麻花辫

子，身上穿着红裙子，只是她

的目光仍然有些呆。 她说，这

孩子来了一个多月，总算记起

些什么了，可脑子还是不太好

使，但她不嫌弃，她要用剩下

的时间来疼爱她。 说话间，她

另外几位子女相继进屋，看得

出，他们都疼爱这个失而复得

的妹妹。

绕了大半天，我还是支支

吾吾地说出了结果，可她像是

没有听明白， 脸上一直挂着

笑，淡淡地说，你说什么？玉兰

不是我的孩子？ 说笑话吧。 我

把结果递给她， 她摇头说，不

用看了， 这孩子就是我们的。

她儿子接过化验单，脸上的笑

容僵住了，说，妈，她不是我妹

妹。她不再笑，回头看看玉兰，

又抢过那份检测书，眼泪慢慢

流下来。

那天下午， 我们刚回单

位，他们一家人已风尘仆仆地

站在报社大门外。她拉着玉兰

的手，玉兰的胳膊上挎着一个

大大的包，里面塞满了吃的和

穿的。 她说，既然她不是我们

的孩子， 还是把她送回来，你

们接着帮她找亲人吧，也接着

帮我们找玉兰。他们把女孩儿

交给我们，就匆匆走了。

两条寻人启事，像两块重

重的石头压在我们每个人心

上。

我们又开始为女孩寻找

亲人，还有她的小玉兰。 不料

几天后，她又来了，急切地问

玉兰这几天怎么样了，说是来

领玉兰回家的。她心里还是放

不下她。 她说，这孩子与她是

有缘分的， 尽管她是假玉兰，

但还是决定要她了，直到她找

到亲人为止，找不到就养她一

辈子。

“我们要好好待她， 她也

是爹娘身上掉下的肉，她的爹

娘也正在为她揪着心呢。世上

总是好人多，说不定我们的玉

兰，这会儿也正跟着好心人享

福呢……”看着她再一次拉着

女孩儿的手走出了报社大门，

我的眼睛湿了。

是的，她们都会很好在活

着，因为这世上总会有像她一

样善良的人，善良的心。 就像

春日的天空下，蒲公英的种子

借着微风飘向田间的角角落

落，落地生根发芽，然后开出

一片金黄色的花。那一颗颗善

良的心， 也会像这种子一样，

借一阵风， 让最真最美的花，

开遍世间的每一个角落。

《最小的抗俘》


